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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银、庞明广、周磊

　　“女孩，约五六岁，口齿不清，在盘龙区的火
车站被发现……”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一份尘封的档案里，这
样记录着一名孤儿的身世。福利院给她取了一
个名字——— 盘站华。
　　到福利院不久，小女孩的命运就出现转机。
她在福利院老师陪伴下，来到一个小山村。刚下
车，一位留着齐刘海、笑容如阳光般温暖的陌生
阿姨，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对她说：“以后，我就
是你的妈妈了。”
　　这一幕，成为盘站华儿时记忆的起点。
2001 年 6 月 13 日，这个在火车站与家人走散
的小女孩，重新有了一个家。
　　 27 岁的盘站华，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庭，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没有爸妈，就没有今
天的我。”她说，“我和爸妈、哥哥、妹妹都是 A
型血。好像冥冥之中注定，我们就是一家人。”
　　盘站华的“家乡”，安宁市王家滩村，是一个
距离昆明城区约 50 公里、淳朴恬静的小山村。
2000 年以来，作为昆明孤残儿童寄养试点村
之一，这座仅有 1300 多人的小村庄已养育
1560 多名孤残儿童，不少村民家累计寄养孤儿
达二三十个。
　　时光如梭。曾经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
们如今已双鬓斑白，他们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
给了曾遭受离散创伤的孤残儿童，为孩子们撑
起了温暖的家……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给这些娃

娃一个家”

　　王家滩寄养孤残儿童，始于 22 年前的一
个偶然。
　　 2000 年 11 月的一天，在听自己的好友、
时任安宁市草铺镇党委书记张富强说，镇上有
个村子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很适合开展孤残儿
童寄养后，时任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党总支书记
曹国正迫不及待地赶到王家滩。
　　刚到村里，曹国正便开门见山，询问能不能
在村里试点孤残儿童寄养，负责接待的村委会
原副主任、现村党总支书记王炳能一头雾水。
　　“寄养是个什么意思？”王炳能纳闷。听完福
利院干部详细介绍后他才明白，寄养就是把福
利院的孩子送到农村家庭，由村民负责养育，福
利院向村民支付孤儿的生活费。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骗子，把孩子丢下不
管怎么办？”王炳能说。在得知一名孤儿一个月
生活费仅 216 元、村民劳务费只有 100 元后，
他更觉得这事干不成。
　　王家滩虽不算富裕，但因邻近工业园区，附
近有很多工厂，当时村民打两天小工也有 100
元。“谁会愿意干这事？”王炳能一口回绝。
　　但对儿童福利院来说，尽快找到一个愿意接
收孤残儿童的村子却十分迫切。昆明市儿童福利
院寄养科科长吴发顺回忆说，那时昆明市儿童福
利院的孤儿最多曾达七八百个，工作压力巨大。
　　“福利院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孩子，老师才五
六个，没法做到一对一照顾。”吴发顺说，他和同
事还经常要作为“家长”去学校开家长会。因为
同一所学校里孩子太多，吴发顺经常在一个班
里坐几分钟，又得赶紧跑去另外一个班，一天要
参加十几个孩子的家长会。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开家长会时老师还问
我，你是哥哥还是爸爸，搞得我和孩子都很尴
尬。”吴发顺说，福利院的孩子大多很敏感，因为
没有父母，在老师、同学面前会很自卑。
　　 2000 年，民政部提出，要使家庭寄养成为
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随后，我们
便开始寻找适合做家庭寄养的村子。”吴发顺
说，家庭寄养可以减轻福利院的压力，更重要的
是，对孩子来说有没有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
外，农村因为住房宽裕、劳动力充足，比城市更
适合开展寄养。
　　第一次被拒绝后，福利院干部又接连到王
家滩考察好几次，还请来镇党委书记张富强劝
说王炳能。
　　“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希望你们村能把这
个事扛起来。”张富强说。
　　王炳能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试一试。
　　他在村里接连问了十几家，果不其然，村民
有和他一样的顾虑。
　　“福利院是不是想甩包袱？”
　　“如果分到残疾娃娃，我们有能力照顾吗？”
　　实在没办法，王炳能只能找自家亲戚、村里
的党员做工作。最终，只有 6 家人答应先去福利
院看看再做决定，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父母。
　　廖学仙是王家滩最早参与寄养的 6 位妈
妈之一。当时，她 46 岁，儿女都已长大成家，和
丈夫正好有些余力，便想着可以试试参与寄养。

但她也很担心，家里本就不宽裕，福利院会不会
把孩子丢下不管。
　　第一次到福利院，廖学仙一边参观，一边听老
师讲一个个孤残儿童的身世，忍不住抹起眼泪。
　　在听福利院老师说每周都会来村里看孩
子、给村民做培训后，廖学仙开始相信，福利院
不是甩包袱，而是真心想和村民一起做好事。
　　“村里人都说我胆子大。”同样是第一批寄
养妈妈的邓自英说，她在福利院参观时，本来心
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但刚走进房间，就有一个约
四五岁的小男孩，大大的眼睛望着她，一直拉着
她的手不肯放，正是这一瞬间让她鼓起了勇气。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邓自英说，“那一刻我
就打定主意，不管多难，也要给这些娃娃一个家。”
　　就这样，在 2000 年底，第一批 12 名孤残
儿童来到了王家滩。
  王炳能说，第一批孤残儿童来到村里后，寄
养父母都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抚养。
父母每天带着他们出去串门，逢年过节亲戚聚
会时，也会带着这些孤儿一起去。
  “大家发现，这些孤残儿童和自己的孩子没
什么两样。有的娃娃还非常聪明伶俐，招人喜
欢。”王炳能说，村民们打消顾虑后，报名参与孤
残儿童寄养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快，村里又来了
第二批、第三批孩子……

1 个妈、21 年、31 个娃

　　 4 月 1 日，天冷了，阿瑕中午把小便解在
床上。
　 　 4 月 9 日 ，阿 瑕 早 上 梳 头时会主动递
头绳。
　　 4 月 15 日，阿瑕下雨会主动收被子。
　　 5 月 24 日，阿彬下雨会给妈妈打伞了。
　　……
　　给阿彬（化名）和阿瑕（化名）写成长日记，
是 54 岁寄养妈妈曹丽琼每天都要做的事。两
本厚厚的成长日记，记录着阿彬、阿瑕每天的成
长变化，也记录了曹丽琼为孩子们付出的点点
滴滴。
　　曹丽琼是王家滩村第三批参与孤残儿童
寄养的村民之一，她家寄养的第一个孤儿就
是盘站华。村里人都习惯称呼这个说话大嗓
门、性格大大咧咧的女人为“老曹”。自 2001
年以来，曹丽琼家已经累计收养了 31 个孤
残 儿 童 ，是 全 村 寄 养 孤 残 儿 童 最 多 的 家 庭
之一。
　　“身体健康、年龄较小的孩子，一般养几个
月就有好心人收养接走了。”曹丽琼说，像阿彬
和阿瑕，因为天生残疾，已经跟她一起生活了
多年。
　　 19 岁的阿彬天生有智力障碍，他 6 岁来
到曹丽琼家时，连衣服都不会穿，晚上睡觉还经
常尿床；14 岁的女孩阿瑕智力、视力都有障碍，
能听见一点声音，但从小不会说话。
　　为了培养阿彬的生活自理能力，曹丽琼每
天夜里都要定点把他喊醒上厕所，坚持两三年
后，阿彬才慢慢不尿床了。“穿衣服也学了四五
年，现在他已经基本可以生活自理了。”曹丽
琼说。
　　照顾像阿彬、阿瑕这样的残疾儿童，曹丽
琼要付出更多心血，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意外。
　　 2017 年的一天，14 岁的阿彬突然走失，
曹丽琼至今都觉得后怕。那天，她让阿彬去大门
外给哥哥送车钥匙，仅仅几十米的距离，阿彬出
去几分钟还没回来。

　　“我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整个人一下子
从头凉到脚后跟。”曹丽琼说，她赶快发动村
里人一起出去找，可从傍晚一直找到深夜一
点多，全村房前屋后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
当晚报警后，曹丽琼一整夜没合眼，她坐在院
子里，一直呆呆地望着大门口。
　　“我把大门开着，就担心他回来敲门我听
不见。”她说。
　　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村民们才在村
后山的一湾水塘边找到阿彬。原来，他一个人
在水塘边玩堆石头，玩了一整个晚上。
　　在山上待了一夜，阿彬冻得全身发抖。曹
丽琼赶紧给他煮了一大碗红糖鸡蛋，等他吃
完后，又在床上一直抱着他，才慢慢把他哄睡
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
曹丽琼说。
　　吴发顺说，现在，王家滩寄养的孤儿大多是
患有脑瘫、癫痫、唐氏综合征等重症的残疾儿
童，寄养家庭的护理难度也越来越大。
　　为了更好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昆明市儿
童福利院会定期培训寄养父母，教他们如何给
孩子做营养餐、日常护理、做康复操等，还投资
几十万元把原来的村小学改造成康复中心，寄
养父母每天都要定点带孩子来做运动。
　　 39 岁的李春美是王家滩最年轻的寄养
妈妈。她的父母 2004 年开始做寄养工作，受
父母影响，很喜欢孩子的李春美在结婚后，便
辞去酒店前台工作，回老家和父母一起照顾
寄养儿童。至今，李春美和父母家已经合计寄
养了超过 50 个孤残儿童。
　　李春美家目前寄养着两个女孩，17 岁的
女儿小敏（化名）患有唐氏综合征，9 岁的女
儿小雨（化名）患有先天性脑瘫。
　　“没接触过脑瘫儿童的人，可能看着他们
都很难接受，更别提做护理。”李春美说。
　　患有脑瘫的小雨，连舌头都不能动，吃饭
吞咽十分困难。每次给小雨做营养餐时，李春
美都要把菜剁得细细的，但即便如此，她每次
至少要喂三四十分钟。“喂下去，吐出来，再喂
下去，又吐出来，反复好几次，才能吃下去一
勺饭。”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相处久了就觉
得，这些娃娃其实很可爱。”李春美说，自己做
家务时，小雨坐在轮椅上，会努力地转过头来
望着她，对着她笑。
　　“她不会说话，一个笑容我就觉得很满足
了。”李春美说。

“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

　　 23 岁的杨甜是曹丽琼的亲生女儿，从
小她就有一个藏在心里的疑问：“为什么我家
要养这么多孩子？”
　　曹丽琼和丈夫杨治富育有一儿一女，家
里刚开始做孤残儿童寄养工作时，杨甜只有
两岁。作为女儿，杨甜本该是全家人的“掌上
明珠”。但从她记事起，家里就不断有福利院
送来的孩子，自己也从来不是父母关注的
焦点。
　　因为曹丽琼晚上经常要照顾小婴儿，杨
甜从 4 岁开始就习惯了一个人睡。妈妈没多
少时间照顾她，反过来，每天放学回家后，她
还要帮妈妈看孩子、喂饭、洗碗。
　　“从上小学开始，我每天回来都要洗碗，
因为我妈在抱孩子，没空做家务。”杨甜说，当
时读初中的哥哥，周末回来也要帮着看孩子。

　　最让杨甜感到无助的一次，正在读高中
的她放暑假回家，当时家里有个一岁多的小
婴儿，妈妈让她帮着照看，可小婴儿一直哭，
她怎么哄都不管用。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跟他一起哭。”
杨甜说。后来，父亲杨治富回家看到女儿坐在
沙发上哭得稀里哗啦，便赶紧把小婴儿抱走。

“老爸把娃娃哄好了又来哄我，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哭笑不得。”
　　更让杨甜“耿耿于怀”很久的是，从小到
大，自己的家长会妈妈有时不会参加。但家里
寄养孩子的家长会，她却一次都没缺席过。
　　女儿的委屈，曹丽琼始终记在心里，十分
内疚。“对这些寄养的娃娃，我花的心思确实
比自己儿女更多。”她说，“因为老师同学知道
他们是孤儿，如果我不去开家长会，不付出更
多的爱，他们会被同学看不起。”
　　“父母的重心都在我们身上，所以小妹会
觉得我们分走了很多原本属于她的父爱、母
爱。”盘站华说，从小到大，妹妹杨甜一直都是
穿自己穿旧的衣服，“爸爸有时候带好吃的回
来，怕我的那份被妹妹抢去，会悄悄跟我说赶
快藏起来，别让阿甜发现。”
　　在盘站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每当自己
遇到困难时，老爸老妈都会第一时间站在自
己身前。
　　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男孩很调皮，抓破
了盘站华的脸。放学后，曹丽琼二话不说就带
着她到这个男孩家里，一定要让小男孩当面
向盘站华道歉。
　　参加工作后，盘站华和初恋男友分手，曹丽
琼得知后马上打电话安慰她。“咋会人生就一帆
风顺，难过了就回家，我给你杀只鸡吃。”老妈简
简单单几句话，就让她走出了失恋的阴霾。
　　 2019 年，盘站华准备和男友结婚，曹丽
琼要求，男方父母必须亲自来家里提亲。“要
让他家父母知道，你也有爹有妈，这里就是你
的家。”曹丽琼说。
　　结婚前，曹丽琼为盘站华准备了床上四
件套等嫁妆，还花了两个月时间，照着盘站华
和爱人的结婚照，绣了一幅大大的十字绣。和
亲家见面的时候，曹丽琼还一直叮嘱：“我女
儿的身世就是这样，以后对她好一点。”
　　读初中时还十分叛逆的杨甜，长大后才
慢慢理解妈妈的不易。“每次回家，都觉得妈
妈又变老了，她真的太累了。换作是我，肯定
做不到。”她说。
　　盘站华和杨甜这两个从小吵到大的女
孩，如今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妹。2017 年，
杨甜去浙江上大学，已经工作的盘站华坚持
要陪她去报到，直到把她送到学校宿舍，把生
活用品全部置办好才回来。
　　“小时候，老妈没时间参加小妹的家长
会，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我一定要替爸妈去
送她。”盘站华说。

  一次次和孩子别离，成了每个

寄养家庭的“必修课”

　　近 22 年来，在王家滩寄养的孤残儿童
已累计达 1560 多人。有的孩子在寄养一段
时间后就被好心人收养，即便没有被收养的
孩子，按照福利院的规定，年满 18 岁后也要
离开寄养家庭，逐步独立生活。
　　一次次和孩子别离，成了每个寄养家庭
的“必修课”。

　　王炳能的妹妹王秉秀自 2015 年开始参
加孤残儿童寄养。她带的第一个孩子叫阿成

（化名），福利院送来的时候才 10 个月大，体
重只有 6 公斤。阿成一条腿有残疾，因为腿
疼，晚上经常哭闹不睡觉，王秉秀只能抱着他
在客厅里来回走。“整晚上要一直哄，放下去
就哭。”王秉秀说，带这个孩子的一年多里，自
己几乎每晚都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由于长时
间睡眠不足，她还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至今
都要每天吃降压药。
　　悉心养育一年多后，满 2 岁的阿成长到
了 13 公斤，脸蛋肉嘟嘟的，原本有残疾的腿
能慢慢走路了。就在这时候，福利院通知王秉
秀，有家庭想要收养阿成，过几天就要把孩子
接走。
　　“阿成走后我难过了一年，到现在都想
他。”王秉秀说，阿成被接走时正在午睡，她
不忍心把孩子弄醒，可转身自己就哭成了
泪人。
　　第二天，王秉秀实在是想孩子，就让丈夫
开车送她到福利院，夫妻俩在福利院又陪了孩
子一晚。“那就是最后一面了。”王秉秀说，“院
长告诉我，娃娃被一个很好的家庭收养了，是
享福去了，我想想也是，这样对娃娃也好。”
　　“村里每送走一个娃娃，就有妈妈要哭一
场。”这样的别离，养育了 31 个孤儿的曹丽琼
已经历许多次。曹丽琼家有一本大相册，里面
存放的都是她和寄养孤儿的合影，每个孩子的
名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娃娃们不管去了哪
里，都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
　　几年前，有个名为“宝贝回家”的公益组
织找到盘站华，告诉她可以通过 DNA 比对
帮她寻找亲生父母。盘站华思考半天后说：

“都这么多年了，我不想找了。”
　　“你别傻了，能找还是要努力找。”曹丽琼
劝她。
　　“你 们 就 是 我 的 父 母。”盘 站 华 还 是
不肯。
　　“一码归一码，养你的是父母，生你的也
是父母。”终于，在曹丽琼的劝说下，盘站华去
做了 DNA 比对，但至今还未找到亲生父母。

  “有这么多娃娃喊我妈妈，我

知足了”

　　 19 岁的阿彬，去年满 18 周岁后，原本
要被福利院接走，送去昆明西郊的农场开始
适应独立生活。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与
父母的分别也被推迟到今年年底。
　　“这 10 多年阿彬从来没离开我身边，村
里人都说他是我的警卫员。”说起养了 13 年
的儿子，曹丽琼满是不舍。
　　有智力障碍的阿彬，在父母教育下，如
今已基本能生活自理，还能做一些不太重的
家务农活。和妈妈一起去地里摘菜时，他从
不让妈妈背菜，总是抢着把背篓背在身上。
　　阿彬喜欢唱歌，虽然不一定明白歌词的
意思，但他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母亲》。“我相
信，他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曹丽琼说，阿彬
在外面，别人给他吃的，他不会跟着走。
　　“他知道，这里才是他的家。”曹丽琼说。
　　今年 5 月 20 日，是阿彬 19 岁的生日，
这或许是阿彬独立生活前，在家过的最后一
个生日。这一天，曹丽琼把在昆明工作的儿女
们全都叫回家，还让盘站华买了一个大大的
生日蛋糕。
　　傍晚时分，生日蜡烛点亮，这个特殊的家庭
全家人围成一圈，为阿彬唱起生日快乐歌。唱完
后，曹丽琼让阿彬许愿，阿彬虽然不懂愿望是什
么意思，却笑得合不拢嘴，一口气吹灭蜡烛。
　　“我替阿彬许了个愿，希望他一辈子都健
康快乐。”曹丽琼说。
　　据民政部 2021 年 5 月公布的数据，我
国孤儿总数已从 2012 年的 57 万人减少至
19 万人，下降了约 66% 。目前，在王家滩寄
养的孤残儿童，也已经从最多时的 300 多
个 、占 全 村 人 口 近 四 分 之 一 ，减 少 到 约
90 个。
　　“娃娃少了是好事，说明现在拐卖、遗弃
娃娃的少了。”王炳能说。
　　和盘站华一样，许多孤残儿童如今已长
大成人，而养育他们的父母大多已年近花甲、
满头华发。
　　因为丈夫杨治富以前是包工头，曹丽琼
家早在 1995 年就盖起了二层小楼。可自从
参加孤残儿童寄养后，两口子几乎把所有精
力都用在照顾这些孩子上，曾经让村里人羡
慕的小楼也变成了近 30 年的老屋，从没翻
新过。但曹丽琼从不羡慕别人家的大房子。
　　“有这么多娃娃喊我妈妈，我知足了。”
她说。

▲寄养妈妈曹丽琼一家给 19 岁的阿彬（化名）唱生日快乐歌。 本报记者周磊摄

  王家滩，是一个距昆明城

区约 50 公里的小山村。22

年来，作为昆明孤残儿童寄养

试点村之一，这个仅有 1300

多人的村庄，共养育了 1560

多名孤残儿童。一家又一家

的“寄养爸妈”，把爱与牵挂，

献给了这些遭受离散创伤的

孩子

  据民政部 2021 年 5 月

公布的数据，我国孤儿总数

19 万人。养育孤儿是福利院

的重要职责，开展家庭寄养可

以减轻福利院的压力，更重要

的是，让孤残儿童更有家的

感觉

云 南 ，一 个 村 庄 的 寄 养 之 爱
在福利院安排下，昆明王家滩村 22 年养育 1560 多名孤残儿童


